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现状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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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文化，更是一种传承人的文化。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是其独特的传播、延续方式。因此，关注民间文化传承人，抢救传承人的技艺，既可记录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现状和精华，也是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本源性、根基性的保护和发展。
一　民族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化传承人的界定
云南有26个民族，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与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是民族情感和理想的重要载体。云南民族民间文化是指各民族世代相承的、与民间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的范围包括：口述传统（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便是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按传承的类别，可分为三类：民族民间文学传承人，包括民间故事家、民间说唱艺人；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包括民间歌手、民间乐师、民间戏剧师、民间舞蹈艺人、民间曲艺艺人、民间武术师等；民族民间手工技艺传承人，包括民间技（艺）师、民间画师、民间手工匠艺人。
二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成因的历史分析及群体特征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传承人都有着怎样的历史？他们的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他们超凡的技艺从何而来？要了解这些，就需要我们对传承人的成因作一个历史的分析。
（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成因的历史分析与传承方式
1．世俗生活的驱使

 云南民族手工匠艺人、技（艺）师，大多承袭家传，一般祖上就是从事某一行业的能工巧匠。生存的需求、家族的传承，使他们早期不自觉地成了手艺人，承袭了传统的手工技艺。如白族银匠艺人寸发标，祖上就以打制银匠饰品为生。他现在的小炉匠挑子就是他的爷爷从祖上接下来后，传给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又传给他的。他是寸家的第六代传人。

2．宗教传播的塑造
独特的地理区位，使云南成为多元文化、多种宗教交融碰撞的集合地。宗教深刻地影响着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思想、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宗教在传播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各民族造就了一批深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人”。云南的傣族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一个全民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过去在西双版纳的每个村寨都有一座佛寺，差不多所有的男孩，七八岁就要到佛寺里去当小和尚。他们在佛寺里学习傣文，学习数理，也学背经书，学习民族文学、历史等知识。当傣族少年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可以还俗回家。佛寺实际上是傣族少年的“学堂”。现在，傣族中一批精通傣族贝叶经典，熟悉傣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 “文化人”，基本上都是从佛寺里走出来的。除傣族外，其他如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哈尼族的“贝玛”、景颇族的“斋瓦”、基诺族的“白腊泡”等，他们既是本民族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宗教祭典的主持者，又是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忠实践行者。

3．社会力量的推动
在云南各少数民族当中，有这样一批人，因为他们超群的才干，被本民族推举为头领、酋长或村寨的长老。他们往往需要主持本民族、本村寨重大的祭祀庆典，出面调停本民簇、本村寨内部的种种纠纷，主持本民族各种重大社会事务的决策，这些社会力量的合力，也使他们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织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4．文化传统的浸润
 能歌善舞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和秉性。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浸润，造就了各民族优秀的舞者和歌手。傣族有句话就说道：“没有赞哈（歌手），就等于菜里没有放盐巴。”因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傣族社会都离不开赞哈；无论是傣族的婚礼上，还是在贺新房的典礼上，都能听到赞哈调；纳西族也是一个崇尚音乐的民族，正是有了这样的音乐文化传统，才成就了今天的宣科。而也正是宣科的弘扬、传承，才有了纳西古乐的复兴、繁荣。
（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群体特征

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他们有的是民间歌手、有的是民间故事家、有的是民间画师、有的是民间乐师、有的是民间手工匠艺人。他们的身分各异，特点不同。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精华。他们卓越的才能或超凡的技艺，使他们成为本民族公认的、无人可及的“天才”和“能人”。苗族传人项朝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位83岁的老人，不但掌握整套苗族的古老习俗，还能几天几夜连续演唱数万行的苗族古歌、迁徙史诗，讲述数百篇迁徙传说、民间故事。此外，他还掌握大量的苗族古语、暗语、隐语等，说话中都还带有不少古老词汇，年青人与他交流起来都颇感吃力。其他，如藏族唐卡艺人鲁本，能在一幅仅32开大的小扎卡上的佛像眼睛中，又绘制出惟妙惟肖的《宗咯巴师徒三人》；另一名叫确丹的唐卡艺人，同样在小扎卡一个佛像手指甲上绘制了七位骑士各捧一只鸽子的画像。这些传人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及超凡的绝技，令人叹服。他们的传承，有的说来源于“神授”，有的说来源于家传或师承，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来自于长年个人的潜心钻研，苦心修炼。过去，象唐卡艺人绘制一幅唐卡，有的就要耗费长达12年的心血。
三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现状及原因剖析

  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因此，摸清传承人传承现状，并做出分析判断，这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现状
1．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目前，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大都散落乡村，且年事已高，在乡村民间的生活中，基本上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这几年，虽然上级文化及相关主管部门也搞过一些有关传承人的调查和命名工作，但由于相应政策、经费等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使这项工作缺乏卓有成效的扶持力度，传承人基本上还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2．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面临人亡歌息、人去艺绝的艰难困境

以纳西族为例。当约瑟夫·洛克1949年离开中国时，出于对纳西文化的热爱，就曾忧心忡忡地写道：“纳西人的文字体系是帮助记忆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写文字，东巴经不是可以依靠字典就可以识读的文献，因为经书中的一段话只写着几个字符，在咏诵时，其他未写出的部分必须由把内容语句熟记在心的东巴来补充。东巴使用这种书写方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节约纸张，这些纸必须由东巴自制，原料用的是一种叫‘弯短’的灌木树皮；二是为防止普通人也学会识读东巴经。现在，这样做的作用是作茧自缚，只有很少几个能凭记忆补充经书的必要内容的东巴还活在人间。”
洛克的担心不无道理。当2003年8月东巴文化典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福音传来时，20多年来呕心沥血参与翻译出这上千卷煌煌经典的十多个东巴大师们，早已烛灭泪干，撒手人寰。当年，丽江东巴文化所为翻译东巴经而聘请的10位大东巴，如今已去世9人。同样，被誉为“世界舞蹈的活化石”的“东巴舞谱”也面临失传的危险。因为东巴舞蹈不是根据“舞谱”就可跳成，而是需要老东巴们言传身带。老东巴们一旦消失，东巴舞蹈也就失去了赖以存活的载体，东巴舞如果失传，舞谱将面临“死谱”的危险。如今，东巴大师何在？
3．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面临青黄不接、无人传承的人才断档危局
以我国的基诺族为例来看，基诺族是1979年经国务院确认的单一少数民族，亦是新中国成立迄今最后识别的一个少数民族。然而，据杜玉亭和基诺族长老们的调查预测，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断，通晓民族传统历史、习俗的长老多已故去，尚存的歌手已十分有限，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世代口耳相传的基诺族传统历史文化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由于擅长基诺族传统歌舞者已寥寥可数，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挽救，与基诺人生命过程相伴随的基诺歌舞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鉴于中青年已不穿或压根儿不再有传统民族服装，甚至有些老年人也跟随时尚穿上西装，所以民族传统服饰有可能在10年左右消失；而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且是民族特征之一的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谈到这一问题，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赵自庄说，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不少正面临消亡，尽管已经做了及时保护，但能不能传承下去依然是未知数。云南共有34项民间文化艺术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赵自庄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疏远了本民族艺术，他们宁可到更大的城市打工也不愿意投身到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来。时代的变迁也让这些传统艺术变得越来越模糊。她认为，地方出台法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拯救濒危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渠道。
（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现状的原因剖析

1．政治因素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宗教活动基本上被禁止或取缔，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更是首当其冲，被当作“牛鬼蛇神”，受到激烈的冲击。在丽江，各地的东巴1949年后基本没有什么大型活动，更没有纳西后生愿意跟随东巴学习和继承纳西族东巴教及象形文字。据对丽江县鲁甸区新主乡十多代相传的东巴世家和云彩的调查：鲁甸新主地方原来有几十驮象形文经书，但已全部损失。他自己原来也有五六百卷，后来也被查禁散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提及东巴二字，不再参加祭祀活动更不敢向儿子传授，东巴世家从他这一代断了线。四代东巴，家里曾有上千卷东巴经书的东巴和学智，想到“四清”时将东巴经书统统付之一炬时的情景就伤心落泪。
纳西族学者戈阿干经过查访，并作了一个很保守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的东巴不下数百位，毁掉的经书可达数十万册。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重新回归理智，认识到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特别是认识到了东巴在传承纳西族文化中的独特作用。1983年在丽江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所，聘请了许多东巴翻译东巴经文，这对抢救和保护东巴文化起到了很大的补救作用。
2．经济因素的冲击
社会出发点和归宿就是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追求经济充分发展、物质进步、人民生活富裕的社会，任何地区和民族都不可能例外。而我国，由于历史、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一直比较落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也就变得象一根魔棍，驱使人们开动脑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来发展经济，赚取金钱。于是，一批有潜在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也被人们急功近利，作为赚钱谋利的一种工具。唐卡是青藏高原特有的一种艺术珍品。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利益的驱使，现在大多数唐卡初学者只热衷于赚钱，而不愿花精力和心血去进一步深造，唐卡艺人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很多绝技没有传人，而粗制滥造之作却屡见不鲜，已经对唐卡这门藏族优秀传统艺术的传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在西双版纳，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傣族珍贵的贝叶经曾被人一页一页撒下来卖给旅游者作纪念品。
3．现代文明的冲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民族民间文化受到了现代文明、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云南各民族同样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时代，很多民族文化正在逐渐失传，甚至蜕变。云南新平县的南碱村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花腰傣村寨。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村里原有的土掌房已逐渐被盒式楼房所取代，刺眼的白瓷砖房与环境极不和谐；花腰傣民族服装少见了，年轻女子们大都已不爱穿戴，认为“土气”、穿着“丢人”；年轻人染头发，听流行歌曲，不喜欢说本民族语言，傣语面临逐渐消亡的危机；中青年人已经听不懂傣族古歌，更不会跳传统的歌舞；甚至有些老人也跟随时尚穿上了西装……

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做到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能够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很好地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不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断了代、断了线，这将是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需要探索的，也是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
四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保护对策与建议
    传承人是民族民间文化一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首先就要着眼于对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抢救和保护。
（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保护对策研究

1．着眼转变观念，认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我们有的干部还没有认识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珍贵，总认为目前最困难的是经济，等有了钱再保护文化吧。其实，我们的贫因是双重的，不能只看到物质的贫困，看不见精神的贫困，需要同时解决文化的贫困问题。如果等有了一定的资金再来保护文化，恐怕那个时候，文化早已消失殆尽。即使物质遗产还保存着，绝大部分的非物质民间文化遗产也稍纵即逝了。一个东巴走了，就是一个博物馆倒了。一个民间艺人走了，就是一个艺术品种死了！因此，需要大力倡导和呼吁，唤醒全社会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
2．着眼对传承人文化传承的动态和静态保护

动态的方式即培养传承人，要进行媒体与教育、产业、学术、生命传承，建立民间文化专业组织及用保护之乡、传承基地，命名民间艺术节，举办文化周、博览会、庙会等等；静态保护则是以民间文化传承人为主体，将其传承的技艺、艺术门类、口述的知识等用数字、文本、实物、声音、图像加以记录与收藏，使其形态定格，变成图书馆、资料库、博物馆、卡片盒中的永久性保存。

3．着眼场馆教育传承，培养新一代民族文化传承人才

场馆教育传承的目的是传播民族民间文化的形式、内容、价值观、审美方式，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造成民族民间文化享受与消费群体，注入民族精神的生命力，使民族民间优秀文化得以传承。
在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中，云南不会忘记田丰这个名字。1997年，中央乐团作曲家田丰在昆明郊区一个废弃的农场创办了一个“云南民族传习馆”，他把用4年时间在云南寻访到的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数十位孩子集中到那里，让他们脱离家园，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原汁原味”的艺术传习，这其中就有今天的李怀秀、李怀福姐弟。在苦苦支撑了数年之后，传习馆终因难以为继而夭折。传习馆解体了，田丰的探索中断了，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正是有了无数个田丰的努力，才推动了民族民间文化工作广泛开展。也正是因为有了田丰的努力，才成就了今天的李怀秀、李怀福姐弟这对花腰彝民间文化的优秀传承人。人们也才能从他们原生态的的演唱中领略到海菜腔，这一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古老的艺术品种的恒久魅力。
4．着眼传承人技艺产业传承，实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可持续发展
产业传承是一种消费型的动态传承，它使民间文化不仅仅满足于取得社会效益，而且还可以使文化发展有经济实力，使经济发展具有文化内涵，使民族民间文化拥有者、传承人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白族手工银匠传承人寸发标便是民间文化传承和产业结合的成功个案。寸发标是寸家祖上第六代银匠传人。他靠银匠饰品的打造起家，带动了一个村的发展。如今，他所在的大理新华村1100多户，其中800多户都从事手工艺品制作。产品远销海外。寸发标的努力使得濒于消亡的白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得以传承，并壮大成为当地一大特色产业。

5．着眼对传承人个人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由于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大多散落民间，年事已高，应着力加大对传承人个人保留的诸如文献古籍、法器、饰品及其他手工制品等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力度。否则，一旦老人们相继过世，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将随之流失或消亡。这样的事例屡有发生。云南新平县平甸乡李自强的父亲是彝族毕摩，存有上百册彝文古籍。数年前毕摩去世时，其家人就把全部彝文古籍搬出门外堆放在屋檐下，不久便散失殆尽。该乡张朝顺的父亲也是当地有影响的毕摩，存有60部彝文古籍，数年前毕摩去世后，其家人将这些珍贵的古籍当作随葬品全部焚毁在坟旁。对传承人个人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刻不容缓。
6．着眼民间力量，唤醒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保护的自觉意识
目前，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比任何保护都更重要、更实际、更普遍、更传统，但它更需要传承人实现从自然转变为自觉的行为转换。对于纳西古乐，可以说正是有了宣科的传承，才有了纳西古乐的复苏、繁荣。有位哈尼族艺人叫陈玉发，他是哈尼族的贝玛，也是哈尼族文化的传承者。他系统地掌握了哈尼族祭祀舞，为了将自己掌握的技艺和知识传授给青年人，他组织了一支哈尼族民间歌舞表演队，整天奔走在哈尼族的村村寨寨。今天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正需要无数个宣科和陈玉发。他们的行动，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发展。
7．着眼国际合作，鼓励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弘扬、宣传

目前，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已经不是中国的课题，而是变成了全人类的课题。西方的世界经受了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比我们要早得多，他们思考这个问题比我们也早得多，并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理论、方法、有关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也有相关的保护技术、基金。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保护纳入到国际保护体系当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了对白族手工艺人寸发标“民间艺术大师”的命名，美国美中文化交流中心资助了对云南省461位民族民间画师的调查和命名。虽然命名只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却起到了激励民间艺人，提高他们社会地位，扩大他们影响，推动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作用。
（二）几点建议
1．建议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抢救和保护
由于很多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濒临危境，民间文化精英日益减少，这也势必加速了各民族丧失自己文化个性和突出特色的趋势。仅以云南而论，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某个民族“最后的歌手”、“最后的舞者”、“最后的祭司”、“最后的铜匠、银匠”、“最后的皮匠”、“最后的造纸者”、“最后的草医传人”等等。这并非危言耸听。据统计，云南无文字民族的优秀民间艺人现仅有500多人，再过10余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将过世，如果不抓紧时间组织人力物力把这些无文字民族的口碑文化记录抢救下来，云南的一笔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将永远离我们而去。
2．建议设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专项保护基金

虽然早在2000年，云南省就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但实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各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经费大多无法保证，经费不足无法展开紧急抢救。一些依靠传承人口述和行为口传心授传承的工艺、技艺等民间文化遗产正不断流失；一些地方有特色的民居、村寨仍然遭到破坏。依法保护、设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保护专项基金是当务之急。 

3．建议重视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权益的保护
我们要防止在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中，有的人借保护之名，将珍贵的民间文化资源据为己有，造成民族文化遗产新的流失。这样，既损害了民间文化拥有者应有的权益，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2003年，著名作家冯骥才针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流失的现状，曾痛心疾首地说道：“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而在此前的2002年，以季羡林、于光远、冯骥才为首的85位著名专家、学者联名签署《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他们大声疾呼：“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无法生还。”如果说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是与时间赛跑，是从行将消亡的民间文化中拾起记忆的“碎片”。那么，从传承人是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灵魂的角度来说，我们抢承救了传人就意味着留住了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

( 作者单位：云南省文联。


� 白庚胜、杨福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第7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纳西族东巴文学集成——祭天古歌》，第194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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